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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緒論 
 
提起中國文學作品裡的叛逆神童，大家都會想起哪吒。他雖然年紀輕輕，
卻有大鬧東海的本事，後來更以削骨還父、削肉還母的方式自盡。他的故事人
人都耳熟能詳，但哪吒的故事是怎麼來的呢？它經歷了多少個版本，才變成我
們今天熟知的故事？它在現代文學中又是怎樣被傳承？ 
 
民間經典傳說與神話自古多以不同的文學形式傳承，同一個故事可以藉由
詩詞、話本、章回小說等形式流傳。只是當中情節會隨時代轉變、編者意願等
不同因素而與原著有多少出入。例如《封神演義》是取材自宋元《武王伐紂平
話》1，加入姜子牙與諸神合力伐紂興周的神怪之事寫成的。由此可見，改編經
典故事並非現代文學所獨有的創作手法。而首個以現代小說技巧重新書寫民間
經典傳說的，就是中國現代文學之巨人魯迅。他的著作《故事新編》是由八篇
中國古代傳奇故事改編而成，是一本具現代社會意義、令人耳目一新的新編小
說集。這種以經典故事為現代精神之載體的創作手法，為後人所仿效，以致許
多我們耳熟能詳的故事，得以被賦予全新的精神面貌。 
 
本論文將關注哪吒故事的流變，以及它在現代社會中的改編版本，探索其
分別在不同年代、不同地區、不同作家筆下的版本差異。本文將取奚淞《封神
榜裡的哪吒》、西西《陳塘關總兵府家事》和蔡明亮電影《青少年哪吒》為現代
哪吒故事例子，藉此歸納整理經典故事改編的手法和現代意義。 
  
                                                     
1
 袁珂：<中國神話對於後世文學的影響>，《文藝論叢》，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1979年 8
月，頁 4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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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哪吒形象的流變 
 
學者柳存仁在 1958 年的論文<毗沙門天王父子與中國小說之關係>中，考究
了哪吒是從西域佛教傳來中國的一個神祇。據《大正新修大藏經》所載，《佛所
行贊》中的「那羅鳩婆」是哪吒的第一個譯名，後來分別被譯為「那吒鳩伐
羅」、「那拏」和「那吒」等2。「哪吒」這個名字最早是在明清小說和戲曲中出
現，佛經中並沒有這個名字。學者付方彥解釋，這是因為哪吒的人物形象和故
事逐漸通俗化，加上文字演變的因素，「那」字隨「吒」字從口而變成
「哪」，而後來的小說《西遊記》和《封神演義》亦推動和奠定了「哪吒」的
正名。鑒於我們所熟知的「哪吒」是從佛經而來，因此以下將先分析哪吒在佛
經中形象，繼而講述其在古典文學作品中的形象。 
 
佛經中的哪吒形象 
 
在佛經中，常與哪吒同時出現的是毗沙門天王（李靖）。此二人的關係有兩
種版本，一說認為二人是父子，二說認為他們是祖孫。佛經中最早提及哪吒的
《佛所行贊》寫道：「今王生太子 設眾具亦然 毗沙門天王 生那羅鳩婆 一切
諸天眾 皆悉大歡喜王今生太子 伽毗羅衛國 一切諸人民 歡喜亦如是」3證實其
父子關係。《北方毗沙門天王隨軍護法儀軌》卻指出二人是祖孫關係：「尓時
那吒太子，手捧戟，以惡眼見四方，白佛曰：『我是北方天王吠室羅摩那羅闍
第三王子其第二之孫，我祖父天王，及我那吒同共每日三度』。」4但此說法始
終不及前者流行。於是，哪吒最後隨不同時代的文學作品，確立了毗沙門天王
（李靖）之三太子的身份。 
哪吒在佛家經典中是眾多的「藥叉將軍」之一5，是一個擁有三頭六臂的兇
惡夜叉神，負責保護佛法6。《北方毗沙門天王隨軍護法儀軌》寫道：「尓時那吒
太子，手捧戟，以惡眼見四方……毗沙門神其孫那吒天神七寶莊嚴，左手令持
口齒，右手詫要上令執三戟槊」7可見哪吒嫉惡如仇、威風凜凜的形象。另一佛
家經典《佛果圜悟禪師碧岩錄》更賦予哪吒三頭六臂：「明眼漢，沒窠臼，有時
孤峰頂上草漫漫，有時鬧市裡頭赤灑灑。忽若憤怒哪吒，現三頭六臂。忽若日
面月面，放普攝慈光。」8展現出哪吒威嚴的守護神形象。 
                                                     
2
 付方彥：《哪吒形象流變研究}【碩士學位論文】，長沙理工大學，2004，頁 6。 
3
 無讖譯：《大正新修大藏經》（卷四），北京：中華書局，2012，頁 1249。 
4
 無讖譯：《大正新修大藏經》（卷二一），北京：中華書局，2012，頁 1247。 
5
 龔玉玲：<怪胎哪吒「現身」「說法」--現代新編文本中的哪吒圖像>，《中外文學》，第 32
卷，第 3 期，2003年 8 月，頁 129。 
6
 杜娟：<試論《封神演義》對神話傳說中的哪吒形象的借鑒>，《西江月》，四川：四川師範大
學文學院，2012年 5月，頁 16。 
7
 無讖譯：《大正新修大藏經》（冊四七，卷二一），北京：中華書局，2012，頁 747。 
8
 付方彥：《哪吒形象流變研究》【碩士學位論文】，長沙理工大學，2004 年，頁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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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晚唐至宋期間，哪吒削骨還父、剔肉還母的故事開始出現，宋《禪林僧
寶傳》和《景德傳燈錄》都曾引用：「那吒太子析骨還父析肉還母，如何是那吒
本來身？」9宋普濟《五燈會元》亦曾寫道：「那吒太子析肉還母，析骨還父，
然後現本身，運大神力，為父母說法。」10證明哪吒析骨肉還父母的故事早在宋
代已興起。 
 
古典文學中的哪吒形象 
 
隨著佛教在中原地區的傳播，一些文學作品開始吸收了佛經中的哪吒形
象，並對此加以創作。元《二郎神醉射鎖魔鏡》是首本有哪吒這個角色的文學
作品，當中描述道：「哪吒神怒從心上起，可早變化了神威。顯著那三頭六
臂，六般兵器，一來一往，一上一下，有似高飛。」11這裡的哪吒比佛經中的多
了六般兵器和一個繡球，能力也有所提升。明初楊景賢著雜劇《西遊記》提及
哪吒出場是：「八瓣繡球攢花刺」12明末《南遊記》對繡球亦有所記載：「臣保
一人，乃是毗沙宮李靖天王之子，名喚哪吒，此人神通廣大，法力無邊。有一
繡球，內有十六個頭目，帶領五千雄兵，臨陣助戰，無有不勝。」13雖然雜劇
《西遊記》和《南遊記》是較後期的作品，但其中的哪吒仍跟從其在佛經中的
形象發展，故可推斷繡球是早期哪吒的主要武器。 
 
明初《三教源流搜神大全》進一步將哪吒形象和故事具體化：「哪吒本是
玉皇大帝駕下大羅仙，身長六丈，首戴金輪，三頭九眼八臂，口吐青雲足踏盤
石，手持法律……以故托胎於托塔天王李靖……師三胎哪吒。生五日，化身浴
於東海……殺九龍……手搭如來之弓射死石磯娘娘之子……父以石磯為諸魔之
領袖，怒其殺之以惹諸魔之兵也。帥逐刻骨還父……世尊亦以其能降魔故，逐
折荷菱為骨，藕為肉，系為脛，葉為衣而生之……繡球丟起，山崩海裂」14哪吒
在此是三頭九眼八臂，有繡球為兵器，身長六丈，是個高大的將軍，與哪吒在
佛經中的原型相近。其削骨還父，切肉還母的故事在此亦有了完整的輪廓。而
後更成為《西遊記》和《封神演義》中的哪吒故事藍本。 
 
哪吒在四大名著之一的小說《西遊記》裡，主要出現在第四、五十一和八
十三回。小說中寫道：「那哪吒憤怒……即變做三頭六臂，惡狠狠手持六般武
器，乃是：斬妖劍、砍妖刀、縛仙索、降妖杵、繡球兒、火輪兒，丫丫叉叉，
                                                     
9
 無讖譯：《大正新修大藏經》（卷五一），北京：中華書局，2012，頁 319。 
10
 【宋】釋普濟：《五燈會元》，北京：中華書局，1984年，頁 116。 
11
 王季思：《全元戲曲》（卷七），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92 年，頁 111。 
12
 焦杰：<哪吒形象的演變>，《中國典籍與文化》（第一期），1998年，頁 46。 
13
 【明】余象斗等：《四遊記》，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56年，頁 86。 
14
 葉德輝：《繪圖三教源搜神大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頁 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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鋪面來打……往往來來滾繡球……把那六件兵器多教變，百千萬億照頭丟
掉。」15可見小說繼承了哪吒勇武、使用繡球為武器的形象，亦新加了劍、刀、
索、杵和火輪兒等武器。小說地五十一回更描述了哪吒外貌：「那小童男生得
相貌清奇，十分精壯……身小聲洪多壯麗」16哪吒在此首次以小童形象出現。小
說第八十三回更講述了哪吒的身世故事：「原來天王生此子時，左手掌上有個
『哪』字，右手掌上有個『吒』字，故名哪吒。這太子三朝兒就下海淨身闖
禍，踏倒水晶宮，捉住蛟龍要抽筋為滌子。天王知道，恐生後患，欲殺之。哪
吒憤怒，將刀在手，割肉還母，剔骨還父，還了父精母血，一點靈魂，徑到西
方極樂世界告佛。佛正與眾菩薩講經，只聞得幢幡寶蓋有人叫道：『救命！』
佛慧眼一看，知是哪吒之魂，即將碧藕為骨，荷葉為衣，念動起死回生真言，
哪吒遂得了性命……後來要殺天王，報那剔骨之。天王無奈，求告我佛如來，
如來以和為尚，賜他一座玲瓏剔透舍利子如意黃金寶塔，那塔上層層有佛，艷
艷光明，喚哪吒佛為父，解釋了冤仇。所以稱托塔李天王者，此也。」17從此，
哪吒成為了法力高強的道教童神，其父親李靖亦得到寶塔，成為托塔天王。 
 
《西遊記》之後的《封神演義》被魯迅評為：「侈談神怪，什九虛造，實
不過假商、周之爭，自寫幻想。」18可是此書卻將哪吒的形象演繹得最淋漓盡
致，亦最為人所熟知。《封神演義》第十二至十四回說的都是哪吒的故事，情
節之完整使其得以獨立成章，後來甚至被改編為「哪吒鬧海」等故事。哪吒人
物形象在此得以完整和定型，成為一個勇敢、叛逆而正義的化身。 
 
《封神演義》中的哪吒是李靖夫人「夢見一道人，頭挽雙髻，身著道服，
徑進香房」19，懷胎三年多繼而誕下的第三子。他不但是靈珠子的化身，也是乾
元山金光洞太乙真人的徒弟和姜子牙伐紂的先行官。哪吒七歲時已經身長六
尺，手持乾坤圈和混天綾。一天，他趁父親出征，到郊外遊玩。因天氣酷熱，
他東海洗澡時，意外驚擾了東海龍宮。龍王先後派出巡海夜叉李艮和龍王三太
子敖丙與其交涉。不料年僅七歲的哪吒，輕而易舉地就把兩人打死了，還把敖
丙的龍筋抽了出來，要給父親李靖做束甲。後來，哪吒回家把玩父親供奉的乾
坤弓和震天箭。此弓箭乃皇帝大戰蚩尤後留下的神物，哪吒之前無人能拿起。
怎料哪吒只射了一箭，就把骷髏山白骨洞石磯娘娘的碧云童子射死了。哪吒為
了贖罪，他「先去一臂膀，後自剖其腹，剜腸剔骨，散了七魄三魂，一命歸
泉」20。後來哪吒求母親為自己在翠屏山塑金身，受香火的時候，被李靖發現
了。李靖怒不可遏，不但鞭打哪吒的金身，還放火燒了他的行宮。幸得師傅太
                                                     
15
 【明】吳承恩：《西遊記》，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9年，頁 18。 
16
 同上，頁 416。 
17
 同上，頁 620。 
18
 溫存超：<哪吒形象的原型分析>，《河池師專學報》，1993年第 1期，頁 26。 
19
 許仲琳編：《封神演義》，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 10月，頁 78。 
20
 許仲琳編：《封神榜》，四川：四川文藝出版社，1990 年 6月，頁 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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乙真人以蓮花、荷葉重塑金身，哪吒得以復活。哪吒重生後誓與父親李靖不兩
立，對李靖喊道：「李靖！我骨肉已交還與你，我與你無相干礙，你為何往翠屏
山鞭打我的金身，火燒我的行宮？今日拿你，報一鞭之恨！」21、「……不殺你
決不空回！」22哪吒甚至逼得李靖無處可逃，差點兒要自行了斷。幸好李靖最後
遇上了靈鷲山元覺洞燃燈道人，以玲瓏塔收服了桀驁難馴的哪吒，這才暫時遏
制了父子間一場你死我活的鬥爭。 
 
從以上敘述可見，《封神演義》中的哪吒一方面吸收了歷來哪吒故事的梗概
和形象，另一方面，作者也加入了全新情節使哪吒故事更完整。《封神演義》中
的哪吒不再以繡球為主要武器，反而多了與生俱來的乾坤圈和混天綾，後來又
得到師傅所贈的火尖槍、風火輪等。另外，作者也加入了哪吒打死龍王三太子
敖丙和石磯娘娘弟子碧雲童子，打傷石磯另一弟子彩雲童子，並與石磯鬥法的
場面。這不但增加了故事的戲劇性和衝突，亦使後來哪吒自裁贖罪的情節更合
理。而且《封神演義》強調哪吒是為了不連累家人而死，使哪吒形象更正面，
更能被人所接受。 
 
正如前文所說，本論文將以《封神演義》中的哪吒為原型，與奚淞、西西
小說及電影《青少年哪吒》三個現代作品中的「新哪吒」比較，從中看現代小
說的改編技巧及意義。以下將從奚淞的《封神榜裡的哪吒》為開始，依次分析
這三個作品中的哪吒形象和故事意義。 
 
三、哪吒故事的改編：奚淞《封神榜裡的哪吒》 
 
《封神榜裡的哪吒》是台灣作家奚淞發表的第一篇短篇小說，於 1971 年刊
於《現代文學》第 44 期，後又被編入鄭明娳《六十年代短篇小說選》（1972）、
齊邦媛《中國現代文學選集.小說卷》（1983）及王德威《典律的生成：年度小
說選三十年精編》（1998）23。學者李喬更曾評道：「這是一篇奇妙有味、涵蓋繁
複、主題深刻的傑作」24，足見其在台灣文壇上的地位。 
 
五十年代的台灣當局在政治與文化上的專制體制，使文學成為官方「反攻
大陸」的宣傳工具25。六十年代中期，台灣政府宣佈放棄反攻大陸的計劃，人們
                                                     
21
 同上，頁 97-98。 
22
 同上，頁 98。 
23
 周佩芳：<奪胎換骨：論奚淞《封神榜裡的哪吒》及《奪水》>，《南亞學報》第 36 期，2016
年 12 月，頁 324。 
24
 李喬：<細品封神榜裡的哪吒>，《台灣文學造型》，高雄：派色文化出版社，1998 年，頁
107。 
25
 朱立立：《知識人的精神私史—台灣現代派小說的一種解讀》，上海：上海三聯書店，2004
年，頁 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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逐漸從反攻大陸的夢裡醒來，不再懷緬過去的日子。《文學雜誌》創刊號的
《致讀者》中表示：「我們不想逃避現實」26《現代文學》創刊號的《發刊詞》
亦表示：「我們不想在『想當年』的癱瘓心裡下過日子」27在這種社會氣氛下，
加上西方現代的文化和文學思潮傳入，催生了帶著反叛精神的現代主義文學。
現代主義的小說注重探索人的內心世界，形式上亦廣泛採用了西方的小說技
巧。紀弦主編的《現代詩》在 1953 年出版，標誌著台灣現代派文學問世28。台
灣現代派文學雖以詩歌為始，卻以小說奠定其在台灣文學史上的地位。隨著
《文學雜誌》和《現代文學》的出版，台灣現代派小說得以發展，培育出一群
現代主義的代表作家，其中包括：白先勇、聶華苓、陳映真等。一批作家如歐
陽子等不滿於懷舊抒情的軟性文學，但也不能或無意與政府體制直接對抗，於
是催生了存在主義的發展。這批作家被時代的苦悶呼喚著，利用存在主義表現
個人的反叛意識。 
 
《封神榜裡的哪吒》正是一篇在這樣的歷史背景下寫成的一篇小說。它以
現代主義的小說形式，書寫一個經典故事，賦予其全新的寓意。 
 
小說繼承了《封神演義》中哪吒的出生方式和天生異稟的特徵。小說裡的
哪吒活了十四年，生來就有一塊血也似的紅紗裹在肚子上，於帶有「殺劫」的
丑時出生，被喚作紅兒。紅兒從小便在母親的溺愛和父親嚴厲的教導中成長，
只是他似乎並不認同自己的身份。他認為自己的出生是「一種找尋不出原因來
的錯誤……他們似乎不能正視我的存在，竭力以他們的想法塑造我，走上他們
認許的正軌。」29紅兒除了不認同自己的身份，還抗拒自己與生俱來的神力。他
喜愛天上的飛鳥和陪他練劍的夥伴，可是「只要是活著的東西走進我的內裡便
成了死亡」30，他會不由自主地拿起武器，對他們作出攻擊。於是，紅兒只能把
自己鐘愛、又被自己殺死的動物尸體，收藏在一個房間裡紀念，其中包括一位
教他劍術的少年軍官。也因為紅兒「生人勿近」的特性，他從小便是孤獨而壓
抑的，只有一位貌丑而又仰慕自己的書童四氓陪伴在側。直到一天，紅兒在河
邊洗澡的時候遇到一青年，那人是負責陳塘關布雨的河神，也是東海龍王的兒
子。這時候，紅兒自出生以來便裹在腹上的紅紗巾隨河水漂走了，他認為那是
送給河的禮物。然後，河神主動展開雙臂擁抱赤裸的紅兒。二人在水中幾個翻
滾之後，河神被紅兒殺死了。在犯下這諸多的殺孽後，紅兒借著龍王敖光上門
尋仇的機會，用匕首了結了自己，尋找他自己的自由。 
 
《封神榜裡的哪吒》只截取了《封神演義》裡哪吒殺死龍王之子和其剔骨
                                                     
26
 潘亞暾：《台港文學導論》，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0年，頁 101。 
27
 同上。 
28
 潘亞暾：《台港文學導論》，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0年，頁 96。 
29
 奚淞：《封神榜裡的哪吒》，台灣：東潤出版社，民國 83 年，頁 15。 
30
 同上，頁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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削肉的情節加以渲染，卻已賦予了哪吒全新的個性和呈現了他內心的矛盾與苦
悶。這是一篇以現代小說技巧寫成的短篇小說。除了一系列的現代小說技巧，
當中還包含了在六十年代，隨現代主義流入台灣文學的存在主義思想。 
 
小說透過書童四氓、紅兒和太乙三個敘事角度交錯，逐點還原紅兒生前的
故事。一開始是紅兒在其師傅太乙的夢中，訴說自己希望成為河裡的蓮花。太
乙醒來後趕到李府一探究竟，回想起他第一次到李府，見剛出生的紅兒時候的
情景。然後，敘事角度再次轉到紅兒自述，他將自己從小在父母兩種極端的教
育方式長大的矛盾告訴太乙。接著太乙遇見了書童四氓，他將自己跟隨主人所
發生的事都告訴太乙，以第三者角度交代紅兒遇見河神前的事情。而後，敘事
者又再變成紅兒，他以自身角度交代其按捺不住內心的殺慾、將心愛的人和物
殺死的心路歷程。其後，四氓再次出現，從旁觀的角度把紅兒殺死河神、以匕
首自裁的情節再寫一遍。紅兒與四氓的敘事角度就是這樣不斷交錯，貫穿整篇
小說，使某些重要情節，如紅兒與河神相遇一段，既有紅兒的主觀描述，亦有
第三者的見證描述。如此交錯的敘事角度，讀者既可以從中撿獲不同的線索還
原故事的全貌，又可直接感受紅兒內心的情緒。 
 
除此之外，小說使用了大量的心理描寫，讓讀者直接走進紅兒的內心世
界。心理描寫是西方的小說技巧，在中國傳統小說中並不常見。在《封神演
義》中，哪吒一直都是個衝動又叛逆的形象，但他的內心世界如何，讀者只能
從他的言行推測。但在《封神榜裡的哪吒》中，紅兒是個有血有肉的角色，他
和凡人一樣，有喜愛、憎惡、鬱悶、害怕等情緒。例如「我看見雁飛，手膀的
筋肉就不聽話地自行彈跳起來，仿佛在催促我，去取弓、去取箭、去嘗一嘗使
大力得到獻血的滋味。」31表現出紅兒內心嗜血的慾望掩蓋理智，使他不由自主
地把自己喜歡的一切殺死。又如「唯一伴著我的生命的四氓，頭腦不清的，手
腳獅子似的蜷曲，臉孔可厭的。為了厭憎，我倒要了他……他是我內心殘缺的
形相化，我傷不了他。」32證明了紅兒對自己討厭的人沒有殺意，間接說出了紅
兒把自己喜歡的人和物殺死是其內心的佔有慾驅使。紅兒是個被欲念控制而身
不由己的人，因此他渴望掙脫肉身，嚮往真正的自由。 
 
除了上述兩種現代小說常用的技法以外，《封神榜裡的哪吒》還融入了六十
年代傳入台灣的存在主義。沙特定義存在主義是「使人生成為可能的一種學
說，也是一種肯定真理與任何行動—包括環境和人類主體性—的學說。」33存在
主義作品強調探討個人內心的不安與恐懼等負面情緒。小說透過紅兒的自白投
射了作者細膩敏感的內心世界，和其對於「存在」本身的焦躁與疑慮。小說中
                                                     
31
 奚淞：《封神榜裡的哪吒》，台灣：東潤出版社，民國 83 年，頁 20。 
32
 同上，頁 20-21。 
33
 陳鼓應：《存在主義》，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88 年，頁 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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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紅兒一生都活在矛盾中：小時候在母親過分的溺愛和父親過度的期待中掙
扎，長大後又糾結於不能遏制內心嗜血的慾望，紅兒認為這一切都是「一種找
尋不除原因的錯誤」。那與生俱來裹在腹上紅紗巾是一個象徵束縛的意象，直到
紅兒到九灣河洗澡的時候，紅紗巾才第一次離開紅兒，隨河水漂去。有學者指
出「水：代表創造的神秘、生--死--復活、淨化與贖罪、生產力與成長。」34因
此，紅紗巾在這個時候離開紅兒並非偶然，乃是殺慾得以淨化的象徵。「在與它
分離的那一剎那，我覺得我的一切都變得無足輕重，我長久的憂煩都隨它去
了。」35當河神把漂走的紅紗巾撿回時，紅兒覺得他「仿佛要打破我的幻覺似
的」36，嗜血的慾望又再被喚醒。於是，他再次控制不了自己，殺死了龍王之
子。 
 
廚川白村說：「文藝是苦悶的象徵。」《封神榜裡的哪吒》正是這樣一篇
「苦悶」的小說，全篇氣氛沉寂、了無生氣。它探討了許多現代人關心的議
題，像是生命的意義、孩童教育，甚至是同性戀。小說中對男子身體的細膩描
寫、書童四氓對紅兒的迷戀，以及紅兒與少年軍官和青年河神之間的曖昧關係
都暗示著紅兒有男同性戀的傾向。如紅兒與河神相遇的一段： 
 
「我以為是錯覺，以為是孿生於我水中的倒影，從生著茂密蘆草和蓮花的
淺水裏，他冒了出來，一手撈起了那條紅紗巾。清澈明亮的水珠順著他被蓮葉
映照得微青的胸膛往下滴，他把紅紗巾圍上了他的肚腹，露出一口細緻的白
牙，他衝著我調皮地笑，彷彿要打破我的幻覺似的，以金屬般的聲音說話了： 
『這可是你送我的？』 『不，我送給河的。』我說。 『我就是河。』他笑出
聲，同時向我撲了過來。在藍色天穹的背景下，他張開的兩脅，帶起蝶翼鱗粉
一樣紛飛的水滴。我也笑了起來，可是他已撲到我的身上……師傅，師傅，我
到現在還不能相信，那是不可能的，水中幾個翻滾之後， 他的手臂鬆開了，身
體無力地浮起來，竟是一具屍體……」37 
 
正如上文所述，紅兒只對自己鐘愛的人和物有著無可抗拒的殺意和佔有
慾。因此，他與青年河神之間的關係並非敵對，他們互相愛慕，紅紗巾甚至成
了他們的定情信物。由此，紅兒深感「我是個罪人，所做所為不能報答父母對
孩兒的期望……我只有把屬於你們的肉和骨都歸還給你們，來贖我內心的自
由」38紅兒的「罪」除了殺戮的罪，亦指不被世人所接納的同性之情，他只能透
過死亡來救贖自己。 
                                                     
34
 陳慧樺、古添洪：<神話的文學研究>，《從比較神話到文學》，台北：東大圖書，1977年，頁
289。 
35
 奚淞：《封神榜裡的哪吒》，台灣：東潤出版社，民國 83 年，頁 23。 
36
 同上。 
37
 同上，頁 23-24。 
38
 同上，頁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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奚淞刪去了哪吒故事中的家國主題，使哪吒從陽剛好戰的神仙形象，轉為
內心細膩敏感的一個平凡人，並且加入了四氓這個新角色，以及紅兒與龍子玉
帛相見的曖昧情節，構成了一篇集存在主義及同志情愫的新小說。白先勇 1983
年的作品《孽子》被評為台灣同志文學的重要里程碑39。再看奚淞《封神榜裡的
哪吒》，比《孽子》早了十二年寫成，而其中已有對同性關係的涉獵和大膽描
寫，更見這篇小說的創新和前衛。 
 
總括而言，《封神榜裡的哪吒》是一篇探索主角紅兒內心矛盾世界的現代小
說，它以經典故事為載體，承載了現代社會的文化內涵。在六十年代的台灣語
境下，奚淞的這篇小說正是以叛逆的方式，回應了當時官方以文學當政治宣傳
工具的做法，也挑戰了社會的道德禁忌。 
 
  
                                                     
39
 陳儒修：<電影《孽子》的意義>，《台灣文學學報》，2009年 6月，第 14期，頁 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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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哪吒故事的改編：西西《陳塘關總兵府家事》 
 
八十年代的香港文學進入了一個「自覺的文學新時代」40，發展多元化，嚴
肅文學與通俗文學並存，一代新的作家出現，文學活動頻繁。學者甚至如此評
述：「創作空前繁榮，各類文學作品，無論是思想的深刻性、題材的豐富性、還
是手法的多樣性，在香港文學史上都是未曾有過的。」41西西就是其中的代表作
家之一。學者鄭樹森曾這樣評價西西的小說：「西西始終堅持前衛的第一線，從
傳統現實主義的臨摹寫真，到後設小說的戳破幻想；至魔幻現實主義的虛實陳
雜，至歷史神話的重新詮釋，創作實驗性強，變化瑰麗。」42西西早在當時已多
次以創新的現代主義小說手法創作，亦曾將經典故事以現代小說手法改編，如
《肥土鎮灰闌記》和《陳塘關總兵府家事》。她擅以輕鬆的筆調和童真的眼光講
故事，靈活地轉換敘事角度，使人們耳熟能詳的故事也能令人耳目一新。 
 
《陳塘關總兵府家事》是香港作家西西於 1987 年創作的一篇短篇小說，被
收錄於其短篇小說集《故事裡的故事》。西西在小說集的自序裡提到「為什麼要
到古舊的世界中去發掘故事？為什麼要書寫過去？是否真的因為這樣可以幫助
我們記憶，更新我們的記憶？……讓我們重新審視自己；小說作者，是否也可
以從故事裡再書寫，故事再生故事，嘗試在重重對照裡反省我們自己？」43在
《陳塘關總兵府家事》中，她嘗試以一個全新的角度和方法重新書寫一個大家
都耳熟能詳的哪吒故事，對原著中提倡的天數、忠孝等傳統觀念提出質疑。 
 
小說幾乎保留了《封神演義》中的第十二至十四回的所有情節。整篇小說
以多重敘事聲音寫成，整篇分成十個段落，故事中的人物親自向讀者剖白心
聲。奚淞《封神榜裡的哪吒》也是利用多元敘事角度還原哪吒故事，但不同的
是，西西讓讀者也化身為故事中的一員。小說的每個段落都有一位敘事者，讀
者則化身成不同的聆聽者，聽他們像在說「悄悄話」般將哪吒的故事娓娓道
來。讀者時而是傾聽徒弟木吒訴說家事的師傅；時而是在聽府上下人和石磯娘
娘徒弟講述弟弟哪吒闖禍經過的木吒和金吒。 
 
從這些不同人物的敘述中，我們聽到了許多在《封神演義》中不會聽到的
聲音，從而得以用一個不同的眼光和角度再次閱讀我們熟悉的哪吒故事。小說
開頭是木吒對他師傅講述弟弟哪吒不平凡的降生，言談間流露著哥哥對弟弟的
憐愛之情。然後分別是李靖府上一個下人從旁觀角度還原哪吒殺害夜叉和東海
                                                     
40
 潘亞暾：《台港文學導論》，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0年，頁 291。 
41
 同上。 
42
 鄭樹森：<讀西西小說隨想>，《台灣文學選刊》，1991 年第 3期，頁 31。 
43
 西西：<自序>，《故事裡的故事》，台北：洪範書店有限公司，1998年 6月，頁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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龍王之子的情形；石磯娘娘弟子哭訴師兄被哪吒一箭射死，師傅尋仇反遇不測
的無奈和難過；哪吒剖白殺夜叉、龍王三太子和碧雲童子的心聲，字字句句都
顯出他毫無悔意、仗勢凌人和心高氣傲；東海龍王向李靖控訴喪子受辱的委
屈；李夫人向兒子木吒說出自己對哪吒的疼愛與喪子的心痛；李靖愛之深責之
切地責罵哪吒不懂事；太乙真人弟子金霞對師傅溺愛哪吒、縱容其屢次闖禍而
不加以責罰，反而給予寶物的不忿；李靖的一匹馬說出其對於哪吒弒父的不
滿；最後是大哥金吒邀木吒共同救父，他們對於師傅們屢次護著闖禍的哪吒、
以武力制止他的過分言行，而非好好教導他的教育方式困惑不解。 
 
《封神演義》中哪吒是個助周伐商的大將，因此無論他多麼驕縱任性，其
師傅太乙真人總是想法子護他。哪吒所犯的錯都被視為他命中的「劫難」，目的
是讓他劫後重生為一個能在亂世中伸張正義的英雄。在如此「大義」面前，哪
吒因私怨殺人，甚至任性弒父等都是可被忽略的「小錯」，故《封神演義》對哪
吒如何「改邪歸正」的處理略顯簡單。相反，西西的《陳塘關總兵府家事》將
哪吒的成長從牽涉「大義」的國事層面，拉回到一個家庭如何教育孩子的家事
層面，集中分析眾人對哪吒的愛與恨，揭示出哪吒鑄成大錯的根本原因也許與
他從小受的教育有關，質疑《封神演義》對此單以「天命」作解釋的合理性。 
 
西西以審慎的眼光重新書寫哪吒的故事，正如她的小說集的名字《故事裡
的故事》，她嘗試在這個我們耳熟能詳的故事中找出不合理、被我們忽略了的地
方。哪吒在小說中似乎不是主角，他在其中只有一段獨白。而他在古典文學中
的神明形象亦在小說中受到質疑：他的母親認為：「哪有這麼長的胎期？只有
妖怪才如此吧」44；父親李靖亦表示：「你母親說得對，你果然是個妖怪」45；
甚至他的哥哥木吒也對此疑惑：「弟弟是個妖怪麼？」46加上哪吒那段毫無悔意
的獨白，使其一直以來的正面、勇於承擔的形象蕩然無存。這都寫出了西西對
於哪吒只會闖禍，卻被人稱頌是勇敢正義的不解。 
 
西西曾在談話錄裡被問：「『他（巴赫金）生活在封閉、可怖、只容許一種
聲音的社會，他的複調、開放式小說的觀念其實反映了他對多元化社會的嚮
往？不同的聲音受到平等的看待，哪怕是離經叛道、異於常規的聲音？』西西
則回答：『這也是我們所嚮往的社會』」47把這放到《陳塘關總兵府家事》裡，也
許小說裡的多元敘述，正是反映了西西對多元價值社會的反思。 
 
  
                                                     
44
 西西：<陳塘關總兵府家事>，《故事裡的故事》，台北：洪範書店有限公司，1998 年 6月，頁
11。 
45
 同上，頁 14。 
46
 同上，頁 1。 
47
 西西、何福仁：《時間的話題—對話集》，台北：洪範書店，1997年，頁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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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哪吒故事的改編：蔡明亮《青少年哪吒》 
 
《青少年哪吒》是蔡明亮在 1992 年拍的第一部電影。導演蔡明亮曾因此片
被提名台灣金馬獎最佳導演，最後獲得金馬獎最佳配樂和東京國際電影節青年
導演競賽銅獎。《青少年哪吒》近年更被數碼修復成高清版本，足見其在台灣電
影上的地位。 
 
蔡明亮生在馬來西亞，年幼時曾輾轉寄居在親戚家裡，與父母關係疏離。
長大後又離開了故鄉到異地讀書，九十年代才到了台灣當導演。這種因缺失家
庭溫暖而產生的孤獨感，在他的電影中常有表現。九十年代的台灣電影導演受
到八十年代新電影大潮流的影響，作品多過於傾向理想主義，充滿了對社會體
制的擔憂以及人對生存的焦慮48。蔡明亮的電影正是其中之一，從他的第一部電
影《青少年哪吒》可見一二。 
 
《青少年哪吒》講述了台灣青年阿澤與小康迷失在都市中的故事。阿澤和
朋友阿彬都是離開了家庭，獨立在外，以偷摸拐騙維生的街頭小混混。小康則
是個為逃避大學聯考而離家出走，在台北街頭浪蕩的高中生。機緣巧合，阿澤
的隨性不羈引起了小康的好奇。於是，小康擅自退了補習班的費用，離家出
走，偷偷跟著阿澤和阿彬。他們來到一家遊戲機中心，小康目睹了他們偷走遊
戲機電腦底板的過程。在後來的一個雨夜裡，小康趁阿澤與阿桂在賓館廝混，
用鐵榔錘、噴漆和超能膠等毀壞了阿澤的摩托車，並在地上寫上「AIDS」和
「哪吒在此」的字眼以作報復和引起阿澤注意。之後，阿澤與阿彬被識穿盜竊
遊戲機電腦底板，阿彬被人打得半死。小康則在回家被父親痛責後，流連到電
話交友中心，但卻沒有接聽來電。鏡頭轉向暗藍色、快要變亮的天空，電影到
此結束。 
 
據導演蔡明亮的講述，演員李康生的家庭背景啟發了他創作《青少年哪
吒》的故事。李康生的家庭是個台灣典型家庭。父親是個外省老兵，娶了一個
年輕的台灣女子，生了李康生和他的哥哥。夫妻年齡有一定差距，一家人住在
「國宅」裡。當時的父母對子女普遍都有著一樣的期望:考上大學，仿佛除此之
外青年人並無別的出路。李的父親一直寄望他能像哥哥一樣考上大學。可是李
並非讀書材料，背負著家庭的壓力，連續考了兩屆聯考還是沒考上。期間李在
台北街頭的一家遊戲店兼職賺補習班費用，偶遇導演蔡明亮，李從此成為了蔡
導演的電影演員，他的家庭故事也成為了蔡明亮第一部電影《青少年哪吒》的
故事藍本。蔡導演在訪談中也表示，自己也是一個不愛讀書的人，不過他還是
                                                     
48
 張荷：<都市生存理想的影視化表達—蔡明亮鏡頭下的台灣青春電影>，《西部廣播電視》，
2016年第 1期，頁 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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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社會的主流價值觀入讀了大學。因此，蔡導演在《青少年哪吒》中探討像李
康生一樣，沒有讀大學的年輕人的生活，看他們如何在主流的社會價值中反
抗。電影中的青年人們其實沒有固定的一個反抗對象，可是他們的內心卻暗藏
著一股不安穩、急著要爆發的慾望。因此，他們每一個都是「青少年哪吒」。 
 
電影中的「哪吒」們孤獨而又叛逆，電影以大量使用長鏡頭和冷色調畫
面，展現出他們對前途的迷茫和人與人之間的疏離感。阿澤、阿彬和阿桂對未
來沒有規劃，只靠在街頭盜竊電話亭和紙巾機零錢、倒賣遊戲機電腦板維生，
終日流連在聲色場所，無所事事；小康從小活在父親嚴厲的管教下，加上母親
迷信，試圖用小康是哪吒的化身一說，來解釋小康的沉默內向和其與父母的疏
離。這使小康更加沉迷在自己的世界中，渴望逃離父母對他的壓迫。以上提及
的種種情緒和父子衝突，都與我們所熟知的哪吒相似。他屢次犯下殺戒，大人
們卻只覺得他任性，其內心世界卻無人理解；他毅然析骨肉還父母，是想要藉
著斷絕與父母的血緣關係從而獲得完全的自由，像是電影中離家的青年人們。 
同時，電影中許多暴力的場面，象徵了年輕人們急於打破社會的框架，和
絕對的父權。像是電影開場時小康以拳頭打破玻璃窗戶，表示他對讀書的抗
拒；阿澤以鐵榔頭敲碎李爸爸的倒後鏡，表示小康與爸爸的父子關係在此開始
僵化；李爸爸以碗摔向假裝哪吒上身的小康，象徵父子關係正式破裂；小康惡
意毀壞阿澤的摩托車，以替父親報仇等。以上這些暴力的毀壞性行為，都是哪
吒特有的。他年紀輕輕便殺了東海的夜叉和龍王三太子，後來又殺死了石磯娘
娘的徒兒、打傷龍王敖光，犯下了彌天大禍。這與電影中遊走在社會夾縫的小
康和阿澤是一樣的，在別人看來，他們都是膽大妄為、以暴力宣洩情緒的魯莽
青年。 
 
此外，水也是電影《青少年哪吒》和哪吒故事的共同意象。 
 
蔡明亮曾經說過：「我一直把我影片裡的角色看成是缺水的植物，他們因為
這種缺水而幾近枯竭」49因此，在蔡明亮的電影中，有很多水的意象。而上文提
及小康與阿澤所做的大部分暴力行為，都是在雨夜裡進行的，包括：小康打破
房間的玻璃、阿澤與小彬砸破電話亭的錢箱、小康毀壞阿澤的摩托車等。雨夜
仿佛是電影中罪惡的象徵。而小說裡的哪吒，也是在東海洗澡時，第一次犯下
了殺戒，殺了夜叉和龍王三太子敖丙。另外，水在《青少年哪吒》裡還有另一
層寓意：阿澤寓所裡的積水象征了他內心情感的溝通與處境的變化。電影開始
的時候，骯髒的積水淹沒了整個房子的地板。然而，在這樣的環境下，阿澤並
沒有立刻清理這些惡心的髒水，反而選擇與它共處一室。寓意阿澤離開家庭，
選擇流浪在社會邊沿的處境。在阿桂與阿澤爭吵和好後，阿澤家裡的積水退去
                                                     
49
 尋茹茹：<滄浪之水—解析蔡明亮電影中的『水』意象>，《理論學習》，2007年第 2 期，頁
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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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象征阿澤和阿桂之間情感溝通的順利。電影的結尾，阿彬被打得半死，阿
澤對此無能為力，只能看著他昏睡在房間。同時，對於阿桂的愛，阿澤也無法
做出對等的回應。這時候，積水再度覆蓋了地面，甚至還不斷從廚房的溝渠裡
涌出來，象徵阿澤遇到的問題越來越多，而他對這一切卻無能為力。 
 
值得一提的是，《青少年哪吒》和奚淞的《封神榜裡的哪吒》都同樣有對同
性戀的描寫。《青》的同志戀情節表現得比較隱晦，小康對阿澤有著特殊的情
感。小康遇見阿澤後產生了好感，於是跟著他浪蕩街頭。後來，小康惡意毀壞
阿澤的摩托車，也可能是因為他嫉妒阿澤和阿桂之間的情人關係。而阿澤沒有
正面回應阿桂的愛，表示他迷失在情感中，分不清自己對阿桂到底是否愛情。
儘管小康和阿澤在《青》中沒有在一起，但兩人的同志情誼在蔡明亮後來的作
品如《愛情萬歲》和《你那邊幾點》得以確認和發展。 
 
由此可見，《青少年哪吒》試圖以經典哪吒故事中的具代表性的元素，如哪
吒的叛逆、無人明白的孤獨感、暴力的宣洩、水的意象等，書寫九十年代台灣
年輕人叛逆地脫離主流後，流浪在社會邊沿的孤寂與迷茫。同時，蔡明亮導演
也借他的電影書寫同性戀的話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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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總結 
 
哪吒能從佛家的守護神流傳至今天，全靠歷朝歷代不同的人，把當時的社
會環境、人們關心的議題等生活元素加入原本的故事中，使原本只是一個佛教
神祀的哪吒，能成為一個有獨立故事、性格鮮明的神話人物。直至《封神演
義》出現，哪吒的形象才被定型為反叛父權、驍勇善戰的英雄。 
 
在當代文學的語境中，哪吒故事在作者奚淞、西西和導演蔡明亮的敘述
下，被賦予了不同意義。奚淞在六十年代創作的《封神榜裡的哪吒》以存在主
義的手法，表現了現代社會中的敏感話題—同性戀，以及人們內心的苦悶，以
此挑戰官方對文學的主張和社會的道德禁忌；西西八十年代的《陳塘關總兵府
家事》刪除了哪吒故事裡的家國主題，把故事的敘述聚焦在「家事」，從不同的
敘事角度中發掘哪吒故事裡被人忽略的細節；蔡明亮九十年代的電影《青少年
哪吒》截取哪吒故事中的精髓，表現當時遊走在社會邊沿的年輕人內心的叛逆
和孤獨，也帶出了同性戀的話題。 
 
總括而言，經典故事的流傳少不了後人改編的功勞。藉著研究這些不同年
代的改編作品，可以看出當時改編者身處的社會環境和潮流，這賦予了文學作
品一層歷史意義。正因如此，我們可以從細讀哪吒故事在《封神榜裡的哪吒》、
《陳塘關總兵府家事》及電影《青少年哪吒》中的演繹，一窺台灣及香港兩地
在六十、八十和九十年代的剪影，見證我們的社會漸漸能容納不同的聲音，如
被視為禁忌的同性戀話題，以及時代的進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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